
人醫心傳
二千零九年 十月

55

十月，秋冬天氣轉涼的開始；而自從

來到醫院工作之後，十月，開始在我的

生命裡有著不同的意義。

在醫院的社工都會為不同病症的病人

舉辦病友會，透過衛生教育以及病人彼

此間的支持來相互鼓勵。負責器官移植

領域的我，在十月，與小組成員們辦著

「特別」的病友會，因為這個病友會不

僅僅是為了病人，更是為了家屬，我們

稱之為「感恩追思音樂會」。

而今年十月的追思音樂會，更藉著人

醫會年會的機緣，擴大成為「永恆的感

恩」音樂會，除了器官捐贈者與家屬，

還同時感恩大體捐贈以及病理捐贈者與

家屬。看著臺上音樂劇演出一位位無私

菩薩的故事，在臺下家屬以及與會人員

的淚水中，我不禁想到了她……

年輕隕落的生命

異國籍的偉大母親

她，是我至今最了解其家庭背景的

「外國人」，因為她來自越南，有兩個

可愛的孩子，還有疼惜她的先生以及臺

灣的家人……，如此了解，但我卻沒有

和她交談過任何一句話。她是阿春。

清楚記得，那一天，從臺北返回花

蓮的火車上，帶我

入門的社工學姊一

路忙著跟人在花蓮

的器官移植中心協

調護理師明蕙保持

聯繫，來來回回不

異鄉來的她
──憶第一次器官捐贈個案
文／黃靖玲  花蓮慈濟醫學中心社會服務室社工

 看著眼前的死別場

景，勸募器官與移植的職

責讓社工與團隊人員會盡

可能將個人的情緒抽離，

專注於為病人完成心願，

而適時照顧好家屬的心。

攝影／謝自富

社工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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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工專欄

下十通電話，全是為了阿春。她突然發

生車禍導致腦死，先生簽立了器官捐贈

同意書，要為她完成遺愛人間的心願。

在一旁聽著，我的心裡沒有第一次要處

理器官捐贈個案的興奮感，卻為著才

二十二歲人生就要結束的不捨心疼，和

即將要面對腦死者的惶措不安。

原來，擔憂不安是多餘的。躺在加

護病房的阿春，面容安祥，膚色紅潤，

幾乎沒有外傷，只是……沉沉的睡著，不

發一語。學姊告訴我，要我上前認識阿

春，跟她說說話。我腦袋一片空白，想

著我能跟眼前這靜靜沉睡的女子說什麼

時，聽到學姊已經在對阿春說：「雖然

先生幫妳簽了同意書，但妳還是可以為

自己的身體做決定，如果妳決定不捐，

我們也會幫忙妳跟家人到最後。如果決

定要護持先生的想法，要記得好好保護

身體。」不久隨即接到當天在醫院值班

的社工來電告知，花蓮地院檢察官認定

阿春雖為外籍配偶，但依舊可以捐贈器

官，似乎為這個捐贈

大願添了一股助力。

接下來，就靠阿春自

己了。

處理的過程中知道

阿春出車禍時還載著

三歲的大兒子，我心

裡想：「慘了，媽媽

傷得這麼嚴重，那孩

子的狀況豈不……？」大家去兒科病房

探望過阿春的孩子，才放下心；原來車

禍發生當下，阿春用自己的身體護著孩

子，才讓孩子僅有手部神經受傷，算是

不幸中的大幸。到此，我更為阿春母性

的偉大感到折服……

事情告一段落，回到家已是凌晨一

點了。上班滿一個月的這天，一向好睡

的我卻遲遲不能睡去，一點半，接到明

蕙從醫院打來電話，告知阿春可能不能

捐了，因為她血液中氧氣濃度不足。聽

到這個消息，心裡給阿春送出深深的祝

福，接著一夜輾轉反側……好不容易熬到

早上，到了醫院，明蕙又告訴我，經過

這一夜，阿春的血氧濃度已符合標準，

已經在七點半通過第一次腦死判定，預

定在四個小時後進行第二次腦死判定。

這種感覺，好像冥冥中阿春聽到了我們

對她說的話，她正在為自己的身體做出

決定。

因為她是在外地出車禍，我又是一個

 慈濟醫療志工給予器官

捐贈者深深地祝福，也安慰

陪伴惶然失措的家屬安定心

神。攝影／劉明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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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處理的新手社工，再加上也是第一

次處理這種狀況的檢察官跟一個剛調回

花蓮的書記官，一群「全新」的組合，

增加了聯繫狀況的複雜度，幸好順利的

第二次腦判後，檢察官完成相驗程序。

彷若生日禮物  先生也要捐自己

下午兩點鐘，外科加護病房團隊、

移植小組將阿春推進開刀房，三點十五

分開刀房通知，臺大的團隊剛剛摘除心

臟，阿春已經去當菩薩了……。恍然中

發現，怎麼這麼巧，早上才看到阿春先

生的身分證件，今天，是她先生的生

日……後來我們也寫了一封代替生日卡片

的信，希望給阿春的先生打打氣。

而在先生簽完阿春的器官捐贈同意書

後，又來找我，因為他要簽自己的器官

捐贈卡。我問他：「你才剛簽完太太的

同意書，怎麼會選在這麼『特別』的時

刻簽自己的？」他笑著說：「沒有啦！

我想說如果我只簽阿春的器捐卡，我怕

『下去』後會被他怪說為什麼只把她捐

出去，自己卻很自私沒有捐。」說笑的

當下，先生的眼中其實是閃著淚光。

晚上八點半，花蓮區的志工在助念

堂完成八小時的接力助念後，器官摘除

已將完成，準備將阿春送出開刀房，我

們隨即到樓下請先生上來接她。在等待

中，先生娓娓說出他們的故事；結褵四

載，他們生了兩個孩子，因為先生從事

養殖工作，常常很晚回家，已睡的阿春

仍舊起床為他煮宵夜，且專心操持家務

帶小孩，讓他無後顧之憂……回憶從前的

先生，臉上總有股靦腆的笑。寶彩師姑

突然開口問他：你現在心情怎麼樣？原

來談笑風生的他愣了一下悠悠地說：

「以後晚上再也沒有人幫我煮宵夜，在

我熟睡時也沒有人替小孩蓋被了……」

說完，兩行清淚從他黝黑的臉上滑落。

只專注著圓妻子的願，在這完成的一

刻，先生忍住許久的悲傷終於潰堤，我

們陪伴著他，而我也忍不住流下我忍了

已久的眼淚。

半年過後，有一天阿春的先生帶一位

年長女士來辦公室找我，原來是阿春的

媽媽；媽媽牽著我的手，說著我聽不懂

的話，但我看到她的笑、她的淚，阿春

的先生告訴我，當時媽媽雖然捨不得，

但還是讓女兒去救人了，媽媽覺得女兒

能在遙遠的國度助人是一件了不起的

事，所以來到臺灣無論如何也要來看看

當時陪伴阿春的我們。

這是我的第一個服務器官捐贈的個

案，因為最初，所以印象格外鮮明，因

為最初，所以震撼最大。

每出現一例器官捐贈，代表著一個

生命的殞落。這幾年來，我曾經想過我

何德何能能為這樣的大捨菩薩服務，陪

他們走人生的最後一段；一位器捐家屬

的一句話肯定了我的工作價值，他告訴

我：「還好有你的陪伴，不然在他生命

的最後，家人陷入慌亂，什麼都無法幫

他做！」生命消逝的必然，因為捐贈器

官而有延續的希望，才讓我願意繼續在

這生命與死亡交界的衝突中奔忙。


